
禹樓之辨

沈盧搗*

平老先生的編義制毒的生命力} 1 (以下簡稱性命力})以單多的餅子著重瞬述偏

義據調具有很強生命力的原眉，文章閱拓了對偏義複謂的認識。但是筆發發現其中有鵝

個例子立豈不是轎巍複諦，現擺出來討論。

一、偉于﹒離黨章句下~(卷29)

「為、稜會平址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。 j

金老認為 f三組其內悶不入的是商，與櫻無關卜由i能器定 f萬觀J 是偏義複拇2 。

性命力》一文章全鎮曬複詞下的定義是: r偏義雄語是fE剛回相反或格對的詞叢構成的

只偏用其中一餾拇素的意義商另一個詞京只起賠鍵作用的合成諦。 j控此定義來說，此倒

中的詩家「櫻J應當只是 f晶陪襯作用卜諾貝鋪用詞素 f萬j 。但是筆者綜合考察此例所在

的聽個章句 3 發現，惜現並不如攏。以下抄鋒該章句:

為、稜會平f袋，三過其門的不入，孔子賢之。旗子當亂世，法於種巷，一掌

食，一瓢傲，人不堪其贅，顏子不從其樂，孔子賢之。

孟子曰: r為、稜、顏吾苟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(通f積 j) 也溺之也。稜息天

下有飢潑，由 (í禮品泛，~之也。是以如是具，益也。為、縫、顏子， J忌地到皆然。今

有同室之人們脅，線被(通f拔J) 髮縷冠ilQ救之，可也。鄉都有持者，被 (í枕J) 髮縷

寇為救之，則息也。華表明戶可也。(稜線你簽發所寞。下筒。)

觀聽個章特畫損據處，可知說的不只是「禹j 的事，而是「禹J ' r鑽j 、 f顏凹j 三{插入

的事。這子說: r禹、稜、鎮回有問樣的德行。 w萬』想到天下手言連大求的人?好像是自己

便龍興建了大水一樣， r搜j想到天下有挨餓的人，好像是自己使佈們挨饒一樣，所以他

開揖數百雄才這樣急迫。如果f禹』、?櫻』、 f額國j相互交換一下設置， t但都會有闊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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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金'f3 : <偏義樣詣的生命力> ' <閱讀與寫作〉總第277期 (2005年 10月) ) 

2 上海教育學院編的《古代漢語》也將「萬櫻」列為領義複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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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現。..... .J 

由此可知章旬開頭的「禹、櫻當平世」中的「櫻」決非是個無實際意義的陪襯詞，也決

非偏用「禹」這個詞素 3 兩者無偏義可吉，由此可以確定「禹櫻」不是偏義複詞。

現在來討論金老所以把此例的「禹櫻」歸入偏義複詞的理由是「三過其門而不入的是

禹，與櫻無關J '金老對筆者強調的是「史書上沒有記載『櫻』也有『三過其門而不入』的事

跡。」筆者暫且把史書上有沒有記載放於一邊。筆者認為，就「禹」來說， I三過其門而不

入J '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，是實指;就「櫻」來說， I多次經過家門而不進去」是指「櫻」

「公而忘私J '是喻指。一個實指，一個喻指，其性質都是說他們具有「公而忘私」的賢

德。從事理來說， I禹」把百姓遭洪水的災害，當成是自己造成的事， I櫻」把百姓遭飢荒

的災害，當成是自己造成的事;他們為拯救百姓所作的努力都慘透著「公而忘私」的精

神，因此用人們熟知的「禹」的「三過其門而不入」喻指「櫻」的「公而忘私」是恰當和完全可

以理解的。「櫻」跟「三過其門而不入」並無矛盾?因此「腰」並非是個無實際意義的陪襯

詞 7 也並非偏用「禹」這個詞素。

二、《論語﹒憲問篇》第 14

南宮適問於扎子曰: I羿 (yì) 善射，弄 (ào) 蕩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稜躬啤而有

主主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適出。子曰: I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 I J 

金老認為 Ir身材剝是后櫻事，與禹無關。 J '因此認定「禹櫻」是偏義複詞。按前引偏

義複詞的定義說，此處的「禹」應當是起陪襯作用而無實際意義 3 偏用的是「櫻J ;但是筆

者考察此例實際說的是夏禹因為有德而得天下，周朝祖先后櫻教民種植，躬親力耕而使

周有天下八百載。此例中的「禹」並非只是個起陪襯作用的陪襯祠?而有其實際意義。此

例若光說「櫻」的事，就跟前面的「羿」、跟「昇」兩個人的事例不對稱，而且是個「孤證J ' 

舉證就無力;說「櫻J '之前又連說「禹J '兩個例證對兩個例證，實事對實事，就勻稱，

舉證就有力。所以「禹」在此例中決非是沒有意義的陪襯詞。

那麼金老所說的「間有家』是后櫻事，與禹無關。」怎麼評說?筆者認為:其一，這里

的「躬諒」也已不實指具體的事情，而是喻指作為古代「禹H櫻」這樣的領袖人物親自從事

農耕重視發展農業生產(而得天下) ，跟前面「羿」、「弄」兩人雖擁有武力卻不得善終相對

照。其二、笛子﹒勝文公章句上》中有議論「禹」在八年治水的日子中，即使有心從事農

耕，也無時間。但筆者要說的是: I禹」治水成功後又如何 n台水患的目的是為了百姓能

很好的生息，當然包含著發展農業生產;像「禹」這種在治洪災造麼艱苦的環境中能身體

力行帶頭在第一線幹治洪工程的英雄，在發展農業生產這樣的大事上，也必然會與民同

耕作，起表率作用。所以這里用本來表現后櫻賢德的「躬祿」來表現「禹」和「櫻」兩個人的

賢德，是可以的。總之， I禹」在此決非是個沒有實際意義的陪襯詞， I禹櫻」無偏義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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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聞此也毅不能把它辛辛成 f攝義複詞J 0 

其實，禹穫並稱，有占文中並不筷斟上閑例，倒如《難民易林H堯鋒欽蹺，禹櫻股

蹉J ; (1龔矜 f苦者禹櫻陶是配，等等。這表萌禹璞並稱已為古人曾用。輛個人名射進雖

為古人曾用 p 但它們是一種臨時，性的蘊含(如「聽舜J . r李桂J) ，隔不是一儷摺定的合成

步建愷點來說 3 也京符合偏義複諧的定義。兩種人名並千萬眼偏義讓諸實在不消邊。

以「史齋主沒在記戰j 為依據指誤認為是編義霞說!的近似棚子讓有一個可資討論令

笛子﹒告予重整句下) (卷 12)

(浮于免)曰: r昔者采豹處于淇，而河喝(注:梅園在演河的喝過，稱河西 o )善

誦。錄騎(注:齊國善於唱歌的人 ó )處於為潑. (注:故娘在今山東禹城椅返。)而

努后善歌。毒長周、幸己樂之妻答吏其矢，而變其獨俗。有請內必形當老外，為其事而且裝

其功者，竟未嘗睹之也。是故無贊者也，有其自覺必識之。

乎于投資深學者語言毒聽史上沒有f辜!惡之妻J奧夫的記叢書善臭其亡夫有記麓的是「侃槃

:J所以 f華周j 也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陪襯誨，只繭用「耙樂之妻卜所以「華闊、記

梁之妻j 也屬偏義。

繼者的路議是:即使史書上有記蠶的「和梁之妻j 藹哭其亡夫的運許多也有實有虛:

的主是記載把多是之聲哭其戰亮的丈夫，間且很喜喜M:興;虛的是說攏哭的功夫厲害到竟至把

域鱷哭得明塌。搞上棚中說的「華罵j之妻和「把東j之妻臨海丈夫為國提軀南痛哭，強調

的是她棉f善哭卜並不在於是否她倆都有把接聽要調塌的事，跨以說「華周j之妻義哭 3

即便未見諸史書?也並無矛盾。事實上空丈夫戰死 s 喪子痛哭本是情理之中之事， r華

用J之委和 f率已梁j之害的哭亡夫只是突出、典哲、有影響而已。所以說f華周」之妻善哭?

也合乎情理。此外〈孟子〉是部學術著詐、思想著作，它的記黨本身就有很強的正可靠性;

的某人某琴手言有其他史料佐語(例如耙梁之棄義哭) ，當然可資參考，無其他史稱佐

?也可信(倒如華周之書聲哭)。

再有，從行文來說 3 前面守 i錯了 i主豹J和「錦聽j驚奇個人聲唱歌鴨影響其所住地的人

也都會唱歌，是寶等主;後盟亨!接「華周j 之妻手III本己單J 之妻善哭其戰死的丈夫以至三影響兩

J流芳在總帶國的社會聽黨 1 兩個人的事例銀兩個人的事劉曉兩相對，實事畫才實事，行文

勾稱，顯證說;有力。若「華周、記讀之妻J 中 f華j毒j 之妻靜哭立童非實有其事，前後就/f守自

稱， 1把葉之妻j 善哭說成為{孤報J '舉罐車走無力。所以 f華河j之妻著哭其夫的事是實

在的，並非備用 f記梁之樂J c 由此可以定它們在;不免鵲義機詞。

)1自便說說:襯史書記載，鋼人的視野有散;對歷史上的記載要作實事求是梅分析，

不能唯會是真;史書上有記載的不﹒定全是事實，史書上無記戰的也不一定是處妄;

的是要看事情的本身去諜。

3 古人吾吾IJr勾《說.m.'}有紀梁之妻喜喜央的記識。


